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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汉边界汉族村落庙会与族群关系研究

——以内蒙古丰镇市隆盛庄庙会为个案

卜建东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桂林541001)

【摘要]入选内蒙古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丰镇市隆盛庄六月二十四庙会对于保存该地区移民

的族群记忆和形成新的族群文化曾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近年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使原有的传统文

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该庙会也面临着生存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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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丰镇市隆盛庄镇位于蒙晋交界地区，处

在乌兰察布市政府所在地集宁区与内蒙古南大门

丰镇市之间，北距集宁区约120公里，南距丰镇市

约80公里，距山西省边陲重地大同市约140公里。

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乌兰察布地区最早的

集镇之一。历史上，隆盛庄地区曾是明长城三道边

上的重要关口，在清乾隆时期达到发展顶峰。由于

隆盛庄的历史沿革比较复杂，在这里我们简要介绍

一下。

雍正年间，隆盛庄属丰正卫、镇宁管辖，光绪十

年，丰正卫改为丰镇厅，辖管隆盛庄，解放初归绥远

省管辖。1948年9月至1949年6月，绥远省政府

曾在隆盛庄设立市的建制。1949年底，改成镇后

设公社。1954年绥远并入内蒙古自治区，隆盛庄

现为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县级市)所

辖的一个镇。镇政府所在地人口最多时达2万多

人，大多数为汉族，还有少数回族，现常住人口不足

l万。该地区属于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特

征明显，夏季最高气温在摄氏32℃左右，冬季最低

气温在摄氏零下30℃左右，年平均降水量较低，

“十年九旱”是该地区气候条件的真实写照。就在

这样一个地区，至今仍保留着一个有重要仪式的庙

会——六月二十四庙会。该庙会到底有多久的历

史，虽无从考证，但其整套仪式却被较为完好地保

留了下来。

一、庙会与族群记忆

隆盛庄六月二十四庙会于每年的农历六月十

八到二十四举办，为期7天，每隔三年大办一次

(这里的“大办”与“小办”以是否举行仪式为标

志)。如果是小办的话，就请外面的晋剧团来唱7

天的戏；如果是大办的话，除了唱戏之外，历史上还

分别于六月二十、六月二十二和六月二十四举行大

规模的游神仪式。其中，尤以正日六月二十四这天

的游神活动规模最大。其具体仪式如下：农历六月

二十四日晨8时第一声铁炮响后，扮张飞的人骑匹

黑马绕街三次(俗称“三出街”)，待第三声铁炮鸣

放后，表演开始。首先是两名兵卒鸣锣开道，两边

是各执“肃静”、“回避”的衙役，中间是“伏魔大

【收稿日期]2007·11·14

【作者简介]卜建东，男，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06级硕士研究生。

100

  万方数据



帝”关云长的全付銮驾，跟着是“关”字大旗和手擎

五色标旗的亲兵；紧接着是七品县令(名日“穿胸

过”，两人抬一木杠，扮县官的骑于杠上)，后边依

次是“独轮油车”(一人推车，进三步退二步。车上

装一大油篓，油篓两面分别贴“风调雨顺、国泰民

安”，油篓口插柳枝若干)、。五鬼闹判”(面具舞，6

人表演1个判官和5个小鬼。判官走八字步，小鬼

走趋步，形成“水尖子”和“蒜瓣子”队形，在民间打

击乐“长流水”伴奏下过街表演)、“脑阁”、“抬阁”

(分别在八音的伴奏下进行表演)；之后是“八抬明

轿”(上供关老爷木质偶像)，“龙王暖轿”(上立龙

王牌位)，一品大员在两个身背“伏魔大帝”玉玺和

圣旨的随从护卫下，十分威武，两个马童各牵1匹

赤兔和黄骠马，上插“呈”字旗随后；最后是40个

背弓的人和40个挎刀的人骑着对子马，他们头戴

红缨，身着黄马褂、青缎裤，脚踏深底长靴，手持高

大的幡旗，浩浩荡荡，十分壮观。“文革”时，这一

活动被视做封建迷信活动被迫停止。改革开放后，

应群众的要求这一活动又重新开展，但游神的内容

已被取消，其他的内容则较为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尤其是抬阁被发扬光大，成为现在庙会仪式中的主

角。

从该庙会的日期和仪式上我们可以断定，六月

二十四庙会与关公信仰和龙王信仰有着密切的联

系。<关帝圣迹图志全集·全图考》记载了一则传

说“见龙生圣”。其图的释文日：“汉桓帝延熹三年

庚子六月二十四日，见乌龙于村，旋绕于道，远公之

居。遂生圣帝。”⋯(P．删也就是说，六月二十四是关

公的诞辰日。本也并不足为怪，关公崇拜在中国民

间十分普遍，尤其是在明清时期民间崇祀关帝，普

遍见于各地府、州县、城镇，一般视其为武圣，其实

民间重其忠义薄天，仰其护佑。清朝沿顺治起，历

代遣官致祭，顺治敕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敕

封关帝三代公爵。乾隆加封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

大帝，定太常寺春秋致祭，然非限于官方一面，任今

民问建庙崇祀，天下大小城镇，随处可见，在庶民信

仰中占最重要位置‘2】(融15-16)，尤其是在关公的故

乡山西及其周边地区，关公崇拜已经深入人心。而

龙王作为主管降水的神灵，在雨水稀少的北方地区

也是受到崇拜的。但至今能将仪式保存得这么完

好，却并不多见。笔者认为，这与该族群的文化背

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蒙晋交界地区，历来都是汉民族与草原游牧民

族军事上的必争之地，更是他们之间战争爆发的前

沿阵地，因此在历史上鲜有汉人定居于此。直到清

朝统一全国，清政府下令开垦蒙古地区的时候，才

有大批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的移民来此经商和开

垦土地。“归绥旧为土默特蒙古属，自昔汉人．均

以为贸易之场，迁徙无定。嗣后商务日盛，土地日

辟，始渐有编户之氓，惟多属燕晋之民。竹【3】(P。53’由

此可见，来该地区定居的移民有以下两种原因。

第一，经商。丰镇和隆盛庄原属山西雁平道的

大同府，1886年(光绪年问)才划归归绥道，这里不

提，但它们发展起来的原因是因为其位于归化城，

处在大同府和张家口的商路之间。此条商路是蒙

汉商业交往的重要路径，也是众多晋商将茶业、盐

和其他商品运往蒙古腹地，换取皮毛和牲畜的重要

途径。因此，在该商路上出现了众多集镇，如丰镇、

隆盛庄、张皋等。隆盛庄作为其中重要的集镇之

一，自古就有“张皋隆盛庄，做买卖的好地方”一

说。此外，我们直接从其极具商业气息的地名就可

窥见一斑。

第二，垦荒。清朝后期，由于北方地区尤其是

山西、陕西、河北一带人口急剧膨胀，再加上连年的

灾荒，促使这些地区人地矛盾不断激化。于是清政

府被迫鼓励这些地区的移民北上，开垦蒙地，以缓

解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据《归绥道志：》记载：在

丰镇一带，“民粮牧地，雍正年间接收张理厅拨归

经营，并陆续开垦，共地4031顷38亩。”【41由此可

见，从雍正年间这一地区就已经开始被开垦，而到

了乾隆及光绪年间大批的山西人蜂拥而至，促使当

地被大规模开发，从而形成一个个汉族聚居的村

落。但由于移民来自不同的地区，因此单姓村落较

少，大多是杂姓村落。由于这些移民的到来，促进

了当地经济的迅速发展。

人是文化的载体，人口迁移的过程也是区域人

文现象扩散的过程，随着人口的迁移，特定地区的

人文现象，包括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农作物种类、

手工业产品等物质文化和学习风气、语言、文学艺

术、风俗习惯、思想文化、宗教信仰、服饰、饮食等在

内的非物质文化，都随移民的迁入得到传播，从而

对迁入地的经济文化产生多方面的重要影

响口】(川矧。而民俗作为一个民族或族群文化的历

史积淀物，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是很难

被遗忘的，因此在隆盛庄至今还存在“村村不同

风，姓姓不同俗”的现象。如该镇五道沟村就有大

年初一接财神、熬夜的习俗，而离该村两里远的七

号村就没有；该村其他姓氏在葬俗中有“报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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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而该村的薄姓却没有。一方面说明该地区的

历史并不久远，另一方面也说明风俗习惯是保存族

群记忆的最好方式，而在这些方式中，信仰所扮演

的角色更是重中之中，那么与此相关的庙会也不例

外。

庙会既表现人们内在的信仰，又是外在行为表

现的仪式，它从行为和心理两方面保存着族群的记

忆，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更是人们

内心深处一种抹不去的记忆。这种记忆包含着该

地区人们对家乡的记忆，对祖先的记忆，对开拓者

们的记忆。这种记忆除了通过庙会仪式得以保存

外，庙会的另一个重头戏——晋剧也起到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正是由于该庙会这种保存族群记忆功

能的存在，使当地民众对其万分关爱，这一庙会及

其仪式才得以较为完好地保存下来。

二、庙会与族群认同

不论其祖先来自何地，一旦落户于此，他们就

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移民”，也正是相同的历史背

景使他们形成一个新的“村落”，以至形成新的“族

群”。在这里我们先用“村落”这个词来描述该地

区，因为最初他们还不能构成一个新的“族群”。

最初的移民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还缺乏族群认

同。族群认同是一种社会群体水平上的认同，是族

群及其文化存在的基础。反过来，族群认同又是建

立在共同的文化背景基础之上的哺j。因此，对于

一个移民地区来说，“族群”的形成要晚于“村落”，

而且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它必须经过对原有族

群记忆的整合与重构，以形成新的族群文化，从而

形成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族群认同，而隆盛庄六月二

十四庙会就在此过程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庙会的实质在于信仰，是一种群众性的信仰活

动[7“聃)，可以说，是信仰赋予了庙会生命。从隆

盛庄六月二十四庙会的仪式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

到，它的信仰支撑是关公信仰和龙王信仰。关于这

两种信仰上文已有所提及，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像这样的庙会仪式并非是隆盛庄庙会独有的。据

景子如先生描述的大同阳高城于每年农历六月二

十三至二十五举行的“迎供”仪式与隆盛庄六月二

十四庙会极其相似，如两地均有关帝庙的全副銮驾

仪仗，12桌“供楼”、檀香、对子马，呜锣开道、鼓乐

喧天，还有鞍鞠齐备的枣红马一匹作为关公的坐

骑，扮马童的二人左右拢着，中间八人大轿抬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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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泥塑等。最使人感兴趣的是抬阁八架(内容有

张生戏莺莺、洞宾戏牡丹、断桥、狮子洞、张三跑马、

鹿鹤同春、小姑缘磨、麒麟送子等)，背阁12架，内

有两架双背阁。参加表演的是七、八岁的俊秀男女

儿童，加上装潢奇特，引人人胜，此外还有寿星斗狮

子、竹马、穿心官等，整个队伍约有300．米长。二十

四日是正日，四大街、八小巷、七十二个面面(微小

的意思——笔者注)巷，凡能通过的街巷都要走

遍，前后两天内容有所减少，游行路线也缩短，过

“迎供”是阳高城最红火热闹的节日【8 J。虽然两者

的仪式大体相同，但最重要的是前者比后者多了一

个龙王信仰，而它恰恰也是隆盛庄六月二十四庙会

在构建族群认同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单从关

公信仰上来说，无论从日期上还是仪式上，六月二

十四庙会完全可以称做关帝庙会，但如果加上龙王

信仰，称其为关帝庙会恐怕就以偏赅全了。也正是

通过这二者的共存共荣，才使得原有的族群之间进

行互动，使其族群记忆在族群互动的过程中得以重

新整合和重构。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族

群间的互动实现的。

第一，各个移民村落间的互动。前文已述，大

量晋、冀等地的移民定居于此形成不同的村落，但

共同的移民身分使其有相互对话的基础，而在这些

移民中，关公信仰是十分普遍的。但如果他们的迁

出地原本并不信仰关公，那么龙王信仰就又为他们

搭建了另一个信仰平台。不管他们在迁出地是否

信仰龙王，一旦来到隆盛庄，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

龙王崇拜便很容易被大家认可和接受。每当举行

庙会的时候，人们就会不约而同地向他们心中所崇

拜的神诉求心愿，渴望能得到它的保护，尤其对于

那些开拓者来说，这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商人与农民间的互动。隆盛庄的移民主

要有两类，即商人和农民。其中，商人大多是晋商

的后裔，早先出外人塞的晋商普遍供奉关公，以关

公的“诚信仁义”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和经商活

动L9J。这些商人们通过对关公的祭祀，一方面希

望得到关公神灵的护佑，使其生意兴隆；另一方面，

通过共同祭祀关公加强了他们之间的互相联系，从

而为经商过程中能够互助合作提供了基础。对于

农民来说，虽然他们也信仰关公，但关公信仰似乎

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又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他们更

加崇奉龙王，所以在六月二十四庙会的仪式上，我

们见到的是关公与龙王同游的情况。对此他们还

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据当地百姓传说，清乾隆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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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公元1787年)，边外大荒，六月将尽，滴雨未

下，百姓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想起了一个与小黑龙

有关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农历六月二十四这天

降生了一条小黑龙，它战胜了降灾难于人间的白妖

龙，使天下风调雨顺。于是隆盛庄百姓也效仿古

人，在农历六月二十四那天摆供烧香，祈求神龙降

雨。正巧这天还真地下了一场暴雨，百姓无不叹

服，于是载歌载舞欢庆喜雨。通过对关公和龙王的

共同祭祀，为农民和商人形成共同的族群认同提供

了基础。行文至此，我们会发现龙王信仰中的小黑

龙传说与关公诞生传说中的乌龙似乎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也正因为如此，漫长的族群认同过程在

隆盛庄似乎被缩短了许多。

第三，族群内部与外部的互动。庙会是依托宗

教祭祀、庆典节日等时间，在佛寺、道观及其附近，

集游艺、商贸、宗教于一体，群众广泛参加，延续多

天的大型综合性民间活动【10|。每当举办庙会时，

来自四面八方的商人、游客云集于此，为族群内部

与外部的互动提供了平台。久而久之，隆盛庄人在

这种互动过程中，找到和认识了自己所扮演的角

色，也为新的族群形成提供了基础。此外，围绕这

一庙会，使隆盛庄很快成为方圆几十里关公与龙王

祭祀圈的中心，为其成为蒙晋商路重镇提供了条

件。而祭祀圈往往又扮演着通婚圈的角色，因此，

周边地区的人也愿意与隆盛庄人建立起婚姻关系，

久而久之也促进了隆盛庄人口的增长和商业的繁

荣。商业的繁荣又为庙会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

同时也加强了隆盛庄人的族群认同感。

当然，六月二十四庙会也未能逃脱文化大革命

的破坏。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关帝庙和龙王庙早已

不见踪影，但庙会仪式却保留了下来，不同的是其

功能已由原来的祭祀娱神转化为丰富群众文化生

活的文化活动了。原有的游神牌位消失了，对原来

的抬阁也进行了改良，成为隆盛庄人引以自豪的

“大架子”(即将原来由人抬阁改成下面安装车轮，

由人来推，规模也比以前大多了)。所有这些庙会

文化曾一度使隆盛庄六月二十四庙会成为乌兰察

布市的重要民俗文化之一。而六月二十四庙会在

隆盛庄人的心里更成为一个重要的节日，因为节日

是涉及宗教的，其重要性仅次于春节，庙会期间，奔

波在外的隆盛庄人就会回来和家人团聚。

综上所述，隆盛庄六月二十四庙会对于该地区

的族群及其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使它成为隆盛庄文化的象征。同时，此过程也是其

从发起并走向鼎盛的时期。这一历史过程大约从

第一批定居者的到来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后。

三、族群边界的模糊与庙会的衰落

1996年，挪威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克·巴斯主

编出版了《族群与边界》一书，首次提出从族群结

构差异及由此产生的族群边界来解释族群现象。

研究“那些看起来包含生产和族群的不同过程，而

不是去研究族群形式及其关系形式的类型学，把调

查的焦点从各个独立族群的内部建构和历史转移

到族群边界和界限的维持上。”【lu族群之所以能够

形成，关键在于族群成员的自我认同。而这种认同

是建立在共同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当然这种共同文

化与其他族群的文化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就是

弗里德里克所强调的族群边界。可以说，族群边界

是族群存在的最后底线，一旦这一底线消失，相应

的族群就会被别的族群所吞并，而建立在此基础上

的族群文化就会被淡忘直至消失。隆盛庄人族群

边界模糊的原因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商业重镇地位的丧失。绥包铁路与隆盛

庄失之交臂，为其以后丧失商业重镇的地位埋下伏

笔。据当地人说，原本绥包铁路在规划时，是经过

隆盛庄的，但由于隆盛庄的大财主们怕铁路修通

后，日本人打进来会抢走他们的财产，所以他们出

资让铁路改道。不管传说真实与否，我们却可以从

侧面看出当时隆盛庄的经济实力。但隆盛庄却错

失了一次发展的良机，以致一蹶不振。解放以后尤

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原绥包铁路沿线的丰镇、土贵

乌拉、集宁等地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随着周

边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

的隆盛庄人涌向了这些地区。再加上2001年新的

208国道(原208国道是经过隆盛庄的，新的208

国道则不经隆盛庄由丰镇市直接通往集宁市)的

通车，更使隆盛庄陷入了边缘村落的境地。经济基

础决定上层建筑，商业中心地位的丧失必然导致文

化地位的下降。

第二，经济的转型。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

“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牧”政策的号召下，

当地农民已将大量的耕田改为草地，大力发展畜牧

业。随着原有农业经济的转型，建立在农业经济基

础上的文化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作为弱势文

化更是首当其冲。农民已经不向往那种“一亩三

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理想生活了，家家户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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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养殖奶牛、绵羊以发展畜牧业。人们的生活方

式也由原来传统的农民式转化为农牧结合式。以

日常饮食为例，奶茶成了他们的日常饮料，手把肉

成为其节日食品。正是这些日常生活的变化，使隆

盛庄人扮演着双重角色即农民与牧民，过去大多数

人说自己是山西人，而如今大多数人说自己就是内

蒙人。由于自我角色的模糊，使原有的族群边界也

渐趋模糊，而作为原有族群文化象征的六月二十四

庙会，也逐渐开始被人们所忽略。

第三，如果说上述原因是内部原因的话，那么

外部文化政策对隆盛庄庙会文化的忽略，更加速了

隆盛庄人族群边界模糊的进程。由于隆盛庄处于

北方游牧文化区与西北农耕文化区的过度地带，是

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区。这种文化地理位置对于保

留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好处，因为边缘文化受到文化

冲击的影响较小。但在今天国家强调弘扬民族文

化和民间民俗文化的背景下，却成了它致命的缺

点。因为在行政区划上，隆盛庄属于内蒙古自治

区，而当前内蒙古实施的文化兴区战略更倾向于强

调蒙古族文化。在这种大的文化背景下，各地纷纷

把精力投入到挖掘蒙古族文化上，而较少地涉及其

他文化。

总而言之，由于内部经济的转型和商业地位的

丧失，再加上外部文化环境与政策的影响，使隆盛

庄人的族群边界越来越模糊，致使建立在此基础上

的庙会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处于濒临消失的

境地。

四、余论

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同生物多样性一样，对于人

类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为了使文化的多

样性能够延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lO月

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公约》所列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包括的范围是：(1)口头传统和

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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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4)

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

艺[12】(n钔。在隆盛庄六月二十四庙会中，我们既

可以找到相应的传说，又能看到隆重的仪式，其中

“大架子”的制作又是多种手工艺结合的产物。可

喜的是隆盛庄六月二十四庙会已成功入选了内蒙

古自治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在我们

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才能让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继

续活跃在民间，成为活跃地方经济和丰富人民群众

文化生活的重要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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